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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的深秋，委實是一個令人永遠不能忘記的特殊的季節。當九月過後，日晷漸漸的短了，各種樹木上的葉子開始在脫落

了；我們這一群久居在皇宮內的人，對於每個季節的更換原是不甚注意的，但這一次卻都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雖然沒有人能夠

明白地說合為的是什麼緣故，可是大家的確是那樣感覺著，尤其是太后自己。也許可以說：到深秋時節，天氣漸漸冷了，人們的皮

膚上自然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因此連內心上也起了相當的反應；這個解釋雖似有些理，但深秋的天氣我們決非出生第一次過到，

何以往年毫無影響，獨自今年突然有起這種感覺來呢？而且這種感覺的刺激性非常的尖銳，竟使我們終日惴惴然，好像大患難，大

恐怖不久便要臨頭的樣子。然而各人也只是這樣暗暗擔心而已，誰也不敢在言語上有所表示。　　直到這件事發生，我們才知道我

們的心悸竟是最靈驗的預兆！

　　這件呈究竟如何開場的呢？我到事後才追憶出來。

　　上苑裡的花木中，木蘭（即玉蘭）原算不得什麼奇異的名種，但也有好幾十株培植著，每逢初夏時，總得開放出許多花朵來；

只因它們並不沒有怎樣的特色，所以我們也向不注意。

　　到了深秋時節，我們是更不會輕易向它們看一眼了；但事後想來，我們每天總得在園內來來往往地遊玩好半晌，既有了那樣的

奇事，何以竟會一個人都看不見呢？老實說：如其不是宮內有著這麼一個「萬事必報太后」的習慣，我們或者始終不會知道咧！原

來宮內有一種習慣，無論一件怎樣瑣細的事，看來分明是一毫不值注意的，都是啟奏太后；因為太后的心思似乎有些和別人不同，

伊往往要把一件偶爾發生的極微細的事情看得十分重大。

　　天氣已是深秋了，突然在某一株玉蘭樹上開出了了朵鮮花來，我們都不曾注意到，但終於給一個當園丁的太監首先發現了；他

知道這是一件非報告不可的事情，但他同時卻又捏著一大把冷汗，險些嚇得不敢去報告。因為他們當太監的人地位既低，知識又

淺，怎能預先料到這個消息奏上去之後，對於他們自己將發生什麼影響呢，也許碰得不巧，竟會教他糊裡糊塗地受一場大罪，而實

際上他自己卻沒有半些錯處；侍到太后後來再醒悟，也來不及了。可是利害雖難預料，這件事卻無論如何總得去奏明的。（這引起

情形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這個園丁經過了好半晌的遲疑，便決意把這件異事先去告訴那總管太監李蓮英。

　　「不知道老佛爺今天可高興不高興？」他先向李蓮英試探著。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啊？告訴你：今天伊老人家正在最不高興的頭上呢！」李蓮英很倨傲地說道：「如其你有什麼事情要啟奏

的話，誰也保不定伊著惱不著惱。」

　　「你說的是對的，我也不知道我去把這件事情奏明之後，挨打還是挨罵，但我總不敢不奏啊！」那園丁哭傷著臉說道：「如其

我今天不去奏明，明天給伊老家自己發現了，那我的腦袋可還保得住嗎！」

　　「哼！倒真有你的！可是你上去回明之後，說不定就會把伊老人家弄惱了，那你的頭還是免不掉要斬下來的！」李蓮貢彷彿是

很得意似的冷笑著。這個人原是一個心腸最毒，毫無人性的東西，他仗著太后的寵信，哪裡肯把這些小太監當做人。

　　每次逢到哪一個太監或宮女觸怒了太后，給太后吩咐拖出去拷打的時候，李蓮英老是露出一種心中暗快的神色；如其太后要把

什麼人押去砍頭，他就格外的高興了。「如今你就先告訴我，你要打算去奏明的是什麼事情啊？」

　　其時那園丁已是嚇得面無人色了，他聽李蓮英的口氣不對，很想就此縮住了嘴，不再說下去了；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已經說得太

多了，絕對不用再想縮回去了。即使他真個就此縮住不說，李蓮英也一定會用私刑來拷打他，逼他說合真情來。

　　於是那園丁便硬著頭皮，在極度恐慌的情緒中，戰戰兢地說道：「有一一枝玉蘭蘭花開了！」

　　「在這種快將交冬的深秋裡，玉蘭還會開花嗎？」連李蓮英也覺得詫異起來了。「這是哪兒來的話。在好幾個月之前，所有的

玉蘭花不是全都枯謝了嗎？怎麼又會開起來了呢？」

　　「這這這是真的！果然然有一株木木蘭花開了！」

　　這究竟是什麼緣故鞍便是很怪異的！可說是我生平所不曾聽到過的奇聞啊！」

　　「實在是是很詫異的！並且且且還

　　是是一種不不祥之兆咧！」

　　「你這話我可不又不懂了！怎麼是不祥呢？」

　　「因為，因為在幾個個月之前，它們所開開的花是名名份上應開的花花，所在是開得開得很多的；而如今呢，卻只有有一株樹

上上開花，開的花花又只一朵。你你你老人家可明白嗎？一株已開過許多日子花的樹樹上，重複又又孤零零地開開出一朵花來，這

就不免，不免帶些妖妖妖氣了！」

　　說到這個妖字，那園丁的聲音已沙啞得幾乎聽不清楚了。

　　李蓮英問明了這事的原委，也立即感覺到躊躇起來，他就默默地盤算著：因為他已相信那園丁的話是對的了，在深秋的時候，

孤零零地開出一朵玉蘭花來，的確是一種不祥的妖異；可是他又知道太后是一個迷信最深的人，平時那樣的注意著選吉日，挑吉

時，恨不得處處看見喜字壽字，時時聽到祝文或頌語，象這樣顯然預示不祥的消息傳去給伊聽了，真不知要引起伊多少的煩惱咧！

於是輪到李蓮英自己彈琵琶了；然而他畢竟是一個工於手段的老奸巨猾，稍稍躊躇了一會，便已胸有成竹了。

　　「既是真有這樣的奇事，我當然要給你轉奏老佛爺的！」

　　他向那園丁說道：「此刻沒有你的事了，快回去小心侍候著吧！侍太后要問你，我再派人來傳喚就是啦！」

　　這還是早上八九點鐘咧！太后還在梳妝更衣，快要準備出去上朝了，我也在旁隨侍著，突然李蓮英匆匆地走進來了，我們這許

多人便一齊旋過頭去，將我們的視線集中在他的臉上；他那一張陰沉奸惡的鬼臉原是頂可厭的，而且是終年不變的，從沒有什麼喜

怒的表示，使人家一些不能窺見他的心事。唯有在旁人給太后訶責或拷打，甚至流徙，絞決，斬首的當兒，他那臉上才有一絲笑

容，原來他是天下第一個幸災樂禍的東西，好像除此以外，便無一足以動他的心了。所以他的臉上是從沒有什麼表情的。可是這一

天，他卻畢竟也受了那朵玉蘭花的刺激，在臉上很顯明地露出了一種驚疑慌張的神色，使人們個個都覺得詫異起來。

　　太后自然也瞧到李蓮英那副尷尬相兒了，並且伊也知道事情曳然不妙，因就跟著變了顏色；本來這一天的早上，伊老人家的心

思原不甚安靜，舉止也非常的暴躁，我猜伊收上必然早就有什麼幻覺在擾騷著了，及至伊一見李蓮英的神氣，便立刻象觸電似的渾

身著麻起來，惟恐伊所憂慮著的禍事真要實現了。

　　李蓮英卻還力自鎮定，依舊慢慢地把雙膝跪將下去，向太后照例的叩頭請安；我因為一向知道他是太后最寵信的一個人，權勢

之大，無論誰都比上，所以也不免很有幾分畏懼他，正像我們畏懼毒蛇惡蠍一樣，此刻我就全神綢注地看著他。我一瞧見他臉上所

堆的那一副奸笑，－－這是太后所看不見的，因為他的腦袋正垂得很低。－－我就知道他又將施展故技了，那就是極力的假裝謹願

之態。

　　「老佛爺！奴才有事啟奏。」他故意用著最和婉的音調說。

　　「又是什麼事啊？」從伊的聲音裡聽來，我們知道伊老人家已是焦灼慌亂級了，一方面固然是來不及的要知道李蓮英所帶來的

是什麼消息，一方面卻又惟恐將聽到什麼不幸的事件，恨不得教李蓮英不要再說下去。

　　「奴才要啟奏的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好消息！」李蓮英偏又扭捏著，不就直說：「真是一個亙古希逢的祥瑞之兆。依奴才看來，



不久快要有天大的喜事來了！」

　　「快說合實話來，誰耐煩聽你這些廢話？」太后實在是不能再忍耐了。

　　「教老佛爺歡喜！我們園裡的玉蘭花樹今兒又開起花來了。」

　　我那時正站在太后的近身，很清楚地瞧見伊聽了李蓮英的話，雙肩便突然一聳，差不多就要把身體從座上跳起來的樣子，我不

由也連帶的吃了一驚；因為我雖然知道深秋不是應開玉蘭花的季節，但我卻不懂得什麼是祥兆，什麼是凶兆，所在太后那樣的大受

震驚，直使我有些莫名其妙。於是我就屏聲息氣地用心聽著。

　　「怎樣？那些玉蘭樹竟又開起花來了嗎？」太后透著一種不常有的慌亂之態問道：「快把詳細的情形說將出來！我瞧你這樣吞

吞吐吐的分明還不曾完全把實話說合來咧！如今給我快說！快說！」

　　「回太后！奴才怎敢不說實話！委實全是真的！方才有一個園丁來說，那裡確有一朵玉蘭花已經開放了。」

　　「只是一朵嗎？」

　　「是的！老佛爺！據說那是這園內的一棵最老的玉蘭樹，今兒已有一朵極完整的鮮花盛放著了。這真是亙古希逢的奇事，可不

必再用奴才饒舌，誰也能知道是大吉大利的祥瑞了！」

　　李蓮英盡是滿口的嚷著「吉利」，「祥瑞」，可是我們的太后卻已早就驚呆了；伊的臉色霎時便變成灰白，心裡似乎想說什麼

話，卻只見伊的嘴唇在那裡不住的張合半晌不聽見有什麼聲音發出來。在這四五分鐘的時間內，伊的年齡竟象寒暑表一般的突然增

加了十來歲的光景。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伊那按在前胸上的隻手的五個指頭因受驚過度以而在索索地抖著軻是我們那一班侍候

伊的人除掉李蓮英以外，誰都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更不知道應該如何給伊勸解，便只能讓伊一個獨自默默地憂慮著伊自己理想聽之

任之快要臨頭的大禍了。

　　「胡說！」隔了好一會，伊才托兒所著說道：「不許胡說！這分明是一個壞透了的凶兆，你想瞞過誰？你自己分明知道是凶

兆，為什麼還要顛倒過來說麼話？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哼！除非是三歲的小孩子才會當它是吉兆！」

　　太后這幾句話雖然說得很低，但語氣是非常憤懣激烈，說完又發狠把右手向外一揮，意思就是教李蓮英立刻走出去。李蓮英也

巴不得如此，方可少挨幾許無謂的叱咤，便忙著嗑過頭走出去了。

　　於是太后便回過頭來，向我說道：

　　「你不笑我們沒膽量！這朵花的確開得帶些妖氣，說不定就有什麼禍事要臨到我們身上，或我們的國家的頭上來了！」

　　伊用著一種耳語似的聲音，向我說著；態度是依舊非常鄭重，兩道眉毛差不多要打成一個結子了。

　　我那時聽伊那樣的輕輕的說著，不覺也逐漸相信起來了。

　　我自己原是絕對不信什麼吉兆凶兆的，伊的話也並不能改變我的信仰，只因我追隨伊老人家已有了這麼許多的日子，早就深深

地體驗到伊所擁著的權勢是如何的偉大了；伊既已擁著這樣大的權勢，又復如此深切的迷信著吉兆和凶兆，那末為了那一朵玉蘭花

而使伊自己去製造出一個禍患來，豈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太后是因迷信預兆而憂慮有禍患臨頭，我乃是因迷信伊老人家的權勢而惟恐真有什麼禍患；雖然同樣是憂慮，但心理是各

別的。

　　「有一件事你可還記得嗎？幾年之前，」太后為著要堅我的信心，並說明伊自己的憂慮決非無謂的憂慮起見，又繼續給我說

道：「突然有一天的傍晚，天上起了一層血一般的紅雲，幾乎把京城附近幾百里地方全罩住了，當時大家就覺得很驚慌，後來不是

又在天上發現了一顆慧星嗎？因此人心分外慌亂，到處可以聽到許多謠言，因為俗語稱慧星為掃帚星，乃是一個最不祥的星象，再

加上又有滿天的紅雲，那是更非好兆了；我們自然也很憂慮，惟恐將有什麼禍患發生。然而任你事事謹慎，政不妄舉，那一年終於

教我們讓日本打了一個大敗仗，喪師失地不算，且又賠了不少的銀子出去，紅雲和慧星的凶兆，畢竟是應驗了。如今這一朵不該而

開的木蘭花，真不知道又要把我們怎樣作弄咧！」

　　伊說的時候真有萬分誠懇的態度，人只要見了伊這種態度，便不由他不信了。但迷信最深的還是伊老人家自己。伊從得到了李

蓮英的報告之後，只見伊忽而起立，忽而走向窗前去，忽而撫然長歎，忽而連連頓足，險些連穿戴衣冠，準備上朝的耐心也沒有

了；大家又不敢催促，幸而伊還能竭力自制，終於象每天一樣的穿齊了全副的盛裝。

　　「快上緊些，別再耽待了！」最後，伊反顛倒的催促起我們來了。「無論這預兆如何不利，現在我們必須馬上出去！我想今天

的早朝上，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至少是一個惡消息。

　　說不定此刻慶順（即軍機大臣慶親王）那老頭兒的袖子裡，已有一封於我們大大不利的奏章藏著了。」

　　伊這種極端武斷的預測原是事理所不許的，我當時也未嘗就敢相信，可是後來所發生的事情，竟恰如所料，真所謂無巧不成書

矣！現在姑且讓我慢慢地敘述下去，信不信只能由著讀者們自便了。

　　太后每天出去視朝，照例總得把我們這批人酌量帶一隊出去的，這日也是如此；我在伊的背後仔細留神著，只見伊今天的走路

竟比往常快了許多，不過快雖快，腳步卻非常慌亂，而且時有歪斜傾側之勢，遠不如往常的穩定，反而充分地表顯著一般尋常的老

婦人所有的行路姿勢。從這點上看起來，園內那一朵突然開放的玉蘭花，的確已把太后威脅得老態畢露了！

　　等我們走入正殿，太后的那些大臣已早在殿下等候著了，一見太后到來，便毫不遲疑的照例一起跪倒，恭恭敬敬地叩著頭，並

逐一報名請安；這是一套瞧得厭透了的老例，可以無需多敘，侍大家都參拜過後，那慶親王卻依舊跪在地上，正在等候老佛爺准他

發言的特旨。這種情形原也是非常普通的，因為慶親王是軍機處的領袖，所以他往往是第一個奏事的人；但這一日我們瞧他臉上的

神氣，實在很有些異樣，雖不能說異樣到如何地步，只是在我們眼中看來，正和方才李蓮英進宮來奏報玉蘭花開時的情態一般無

二。

　　老佛爺當然也瞧得很分明瞭，伊的嘴唇頓時便變成了灰白色。

　　伊知道那預料中的禍事真的已來了！

　　「你有什麼事要說啊？」伊很急迫地問著，聲音非常的不自然，其時別的官員雖都在兩旁站著，但太后卻象不瞧見他們一樣，

盡把一雙眸子覷著慶親王，半晌不稍轉動。

　　「回太后！奴才這裡方才得到一個消息。」慶親王仍透著他那常有的一種大臣風度，低音啟奏著。

　　「是什麼消息呢？你們早就該奏上來了！」太后真是十二分分的焦急，忍不住竟把伊自己的心事也真說了出來：「今天早上，

我們早料到一定要有什麼壞消息送來了如今你果然帶著來了！」

　　慶親王雖聽太后這樣說了，而且明知道自己所要啟奏的這個消息的確是球消息，但如何能故意蒙蔽呢？便鼓足勇氣答道：「日

本已經向俄羅斯宣戰了！」

　　這個消息可真是出乎我們竟料之外的，太后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伊恨不能立刻把這件事問一個底細。

　　「那末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畢竟誰是誰非呢？他們這樣突然的開起仗來，難道也算是正式的國際戰爭嗎？我真不明白為什麼這些

外國人老是歡喜打仗！盡有許多事情是可以和和平平地解決的，何必一事實上要互相鬥爭，互相殘殺呢？我瞧它們簡直是天性如

此。現在且不管這些，只問日本和俄羅斯今番又是怎樣打起來的呢？」

　　「因為日本先起兵攻襲了旅順口。」

　　「你可是說旅順口嗎？那真是奇怪了！旅順口是我們的海口啊！」

　　「是的！太后。」



　　「這是十二分詫異的事！它們既然要打仗，為什麼不上日本去打，或是上西伯利亞去打呢？我瞧它們這兩個國家對於我們都有

很不好的心思懷著呢！」

　　「可是，太后，這一次的戰爭委實是和我們不相干的！」

　　「你敢這樣說嗎？既然是這一次的戰爭與我們是無涉的，那末為什麼他們要在旅順口打起仗來呢？」

　　太后這一句尖利的反問真使那顢頇無用的慶親王無方可對了。其實這一些淺顯的利害，他也未嘗分辨不出，他也知道這一番日

本和俄羅斯在旅順口作戰的結果，對於中國必然是有害無益；但他們那些當大臣的都已習慣於左右不說真話，能夠哄得過的事情便

想竭力哄過伊，因此慶親王也故意的說合這種言不從心的假話來了。

　　當下太后也不過於窘他，只低下了頭，自己默默地思慮起來，慶親王等都極嚴肅在地下面候著，而且各人都竭力裝著一副愛國

忠君的容顏，表示他們也跟太后一樣在上心思。這樣靜默了十來分鐘模樣，太后便用著很高亢的聲音說道：「古人說得好『養兵一

日，用在一朝』，難道我們的兵平日一般也是有吃有穿的，到得國家有事時，便一次都用不來他們嗎？這一回無論有事或無事，我

們都不能不有些準備！就著兵部趕快調集幾路兵馬，即使他們夠打一仗，也得用上一用！」

　　太后這幾句話裡頭是很有些芒刺的，我一聽全知道伊是有確有感而發了；慶親王也不嘗不瞭解，便是其餘那些靜著一言不發的

大臣也個個都理會得，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軍隊，委實是太糟了。但太后雖明知伊的軍隊的無用，卻依舊主張要在可能的範圍之中，

作相當的準備；就是慶親王所說的日俄兩國作戰與中國無關的話果然是真的，但也得稍事佈置，以防萬一。

　　於是伊又繼續說道：

　　「我們要注意：每一次在我們國境以內，或國境附近發生戰事時，無論是中國人跟外國人打，或是外國人跟外國人打，打到結

果，總是把我們中國晦氣，一大方一大方的土地送給人家；這樣的那事情，誰能保得定這一回不再發生呢！我相信日本和俄羅斯這

兩個國家，此番的所以開戰無非是雙方都想併吞我們的東三省而起的初部角鬥罷了。可是我們得想一想，我們所失去的土地已經很

多了，我們可願意再把東三省送給人家嗎？」

　　太后的話真是說得太激昂慷慨了，關親王便打算竭力地使伊平靜下去，急急回奏道：「乞太后稍息聖怒，聽奴才一言！依奴才

看來，日俄兩國的居心雖然很可怕，但他們這一次打大方卻未必便有什麼深意，只要我們自己嚴守中立，那是決不會有什麼壞事弄

到我們頭上來的！」

　　「話雖這麼說，」太后聽了慶親王的話，似乎很不以為然，但又不願如何駁責他，便依舊順著伊自己的意思，滔滔不絕地說

道：「你必須趕快去囑咐那邊鄰近各地的文武官員：教他們務必要小心謹慎，竭力避免和人家發生什麼衝突；可是在同時也得知照

他們準備下相當的兵力，如其敵人方面竟極無理地向我們挑釁起來，意圖劫掠我們的土地，就該盡力守衛，不准退讓。總之，目前

我們應該先忍耐著，不要說一句足以引起人家誤會的話，或做一些足以沾惹人家的行動；然而萬一人家真要找到我們門上來！那就

非得下決心狠幹一場不可！」

　　讀者別給伊騙過了！伊這幾句話在朝上雖是這樣說，但卻並不曾教慶親王就去照著辦上諭，伊只是在口頭上如此說而已。

　　因為伊一聽到日本和俄羅斯開火，便早就知道事情是很為難了，伊怎肯如此莽撞？伊原是一個很狡獪的人物，當然知道伊自己

方才向慶親王所說的一番話是很嚴重的，要如真的用書面發表出去，不上一天，便要給全世界統統知道了，那末日本和俄羅斯就那

湊此放下臉來，在東三省大吵大鬧了。所以我相信太后是自始至終很明瞭中國那時候所處的地位的，中國既是那樣的貧弱，又復孤

立無援，怎能貿然和人家開戰呢？開戰的結果也許會把伊自己的皇太后的寶座根本推翻掉，別的自然更不用說了！

　　伊也不耐煩再在殿上多坐，便匆匆地宣告退朝，仍由我們簇擁著回宮，往常太后回宮時，一路上總得東張西望的在各處巡視

著；今天，伊卻目不轉瞬地盡是一味的向前猛走，直接回到寢宮中去。宛內各處所開的花向為伊老人家所十分喜愛的，今天雖也有

很燦爛的幾種時令花開關，但對於伊已不發生什麼好感了；便是各處的那些小太監當伊經過時照例向伊磕頭，也不復能博得伊的一

顧了。

　　往常伊的身軀原是有些傴僂的，但今天卻挺得非常的直，象一個很英勇的少年君主一樣；伊彷彿在想把伊自己的身子站在伊底

敵人的身上去，用力的壓住他，不使他能有爬起來打倒伊的機會。現在伊就感覺到伊肩上所負的責任底重大了！

　　我不禁暗暗在懷疑：或者這一件事變，就是當我們從奉天回來時大家都覺得很慌張急迫底預兆的實踐吧！

　　太后回到了寢宮以後，便急不及待的吩咐所有的人一起退出去，只許留下兩個女官給伊承值，而我就在那兩個中的一個。

　　那可憐的光緒雖然在名義還是一個「現任」的皇帝，但凡逢國家有比較大一些的事故時，他是從來不許與聞的。（便是小事也

輪不到他發表意見）此刻自然也早就給太后打發出去了。連那隆裕瑾妃也在同時奉諭退出；另外的那些宮女太監之輩，便不容遲疑

地盡給太后趕了出去。

　　於是伊老人家便一聲不發，一動不動地靜坐著，眼睛雖然向前望著，但並不注視在哪一件東西上面；我們雖知道伊是正在苦苦

思索，但不知道伊是在想些什麼。因為伊始終不曾說過一句話，伊的雙手絕無動靜地擱在膝蓋上，臉是很緊張地扳著。

　　但伊的確是越顯得老起來了，比了昨天或是前天，至少相差十年左右，我不禁從內心上對伊發出一種憐憫的感覺，可是我不敢

說什麼話去勸解伊啊！我只見在我的面前，坐著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伊的座下是一張很舒適的黃緞的錦墩，但在伊的兩個老倦

的肩膀上，卻擔著一副關係全國安危的重擔。伊是被壓得多麼的勞苦啊！然而伊倒並不害怕，伊知道在目前，伊至少還有應付一切

的手段，將來的事情怎樣，便不可知了，因此伊就不免很操心。但無論如何，全中國的人民都在守候著伊的動靜，伊遲早總得代表

中國表示一些適當的態度的。

　　時辰鍾一分一刻地走過去，太后卻依舊默默地靜坐著。

　　我在伊一旁侍立著，不覺也陪著伊思索起來了：我所想的是不知道伊老人家想不想收回俟今天所突然失去的一部分的青春。這

個我自然不能猜得透；可是到晚上，卻就得到了一個事實上的證明，因為伊忽然把我招呼到了伊的近身去，拉著我的雙手，很慈愛

地撫摩著。－－這個舉動是只有當我初進宮來的時候，伊老人家因為瞧我生得略帶幾個洋氣，不覺很歡喜，便也曾這樣的將我的雙

手撫摩過一次。

　　「這是多麼柔軟和嫩啊！惟有年輕的人才有這樣的一雙手！」

　　伊一面撫摩，一面感歎道：「誰不歡喜有這樣的一雙手呢？可是象我們這樣負著統治人民底責任的人，卻非得有一雙富於經

驗，而能克制一切的老手不可！」

　　「是的！太后。」我對於這個擔負過重而驀地顯著憔悴之態的老太太，實在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好說。伊忽又抬起伊的視線

來，眼睜睜地看定著我。

　　「啊，青春！」伊很溫柔地說道：「這是天賦與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所以人必須竭力的愛惜它，並設法把它積儲下來；

即使老了還得如此！」

　　太后這幾句話的深意，當初倒並不曾如何感動我，直到現在，我也在人生的過程中經歷了這麼許久的歲月之後，才知道伊的思

想是的確很有至理的。

　　等不到中午時光，伊就急急的發出了一條很奇特而實際上無甚意義的命令：伊吩咐他蓮英親自去監督那些充花匠的太監，把那

一枝突然開放的玉蘭花吹下來，碎成片片，埋入泥中去；伊並且還嚴令他們必須去埋在一處最僻靜的所在，不使什麼人可以踏到

它，更不使能受到半些陽光或雨露，免得它再復活過來。

　　這一件伊認為最緊要的事情辦好之後，伊的臉色便比較的好看一些了。接著伊又向我說道：「一個負著過於重大底責任的人，



最好是能夠隨時忘掉他的責任，否則他的責任必將格外覺得重大了，甚至會使他嚇軟下去。現在快讓我們來忘掉我們的責任吧！你

不是說你能夠唱那李太白的《清平調》嗎？很好，你就給我唱一回吧！」

　　其時伊的憂慮雖然是已象寬解了許多，但臉上仍無一絲笑容，只教李蓮英趕快出去召兩外樂工來，一個吹笛的，一個吹簫的，

帶著他們的樂器進宮來侍候。這兩個人的技術很不錯，合奏得非常動聽，我也勉強裝著笑容，提高了嗓子，唱那李白的《清平

調》，當我在唱的時候，我暗暗偷偷看太后，但見伊臉上的許多皺紋已漸漸地鬆開了，兩個眸子裡也閃出了一種比較有活力的光

芒，伊所需要的安慰居然是得到了。我希望伊從此就可以安靜下去了。

　　我的《清平調》不久便唱完了，那清脆宛轉的笛聲，簫聲，也跟著消散了，兩個樂工都磕過頭出去了。

　　當這引起高大的宮院將浸入黑暗的天幕中去的時候，我們的四週，又已給一重安謐，平靜，而整肅的空氣所籠罩著了！


	開放文學 -- 風花雪月 -- 御香縹緲錄 第三十五回 異兆

